
2024年7月14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fengshouliujun@126 .com 丰收 5

   我我在在山山东东大大学学的的这这些些年年 □ 温儒敏

大大家家
以子为师，敬畏未来

□ 边娟锋

书书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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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规定，2009年，
我63岁，学校人事处通知我办了退休手续，但
仍然返聘，如常上课。又因为我曾有幸获得教
育部颁发的“国家级高校名师”奖，全校也就
八九位“名师”，规定可以继续招收博士生。可
是我不想再“挤占”中文系的资源，返聘两年，
就想彻底退下来，写点东西好了。何况当时的
系领导也并无挽留的意思。不料此时山东大
学就“盯”上了我，托人来打听，说打算设立

“人文社科一级教授”，问我是否可以考虑应
聘。记得当时我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山大
原党委书记曾繁仁先生和在任校长徐显明先
生约我见面，他们的诚恳让我感动。2011年7
月，我到徐州开会，会后顺便去了趟济南。山
大文学院院长郑春热情接待了我，还安排我
做了一场学术讲座。回京后，便和我妻子商
量，觉得身体还行，而山大又是很不错的大
学，在那边图个安静，再干几年也未尝不可，
便决定应承山大的邀请。2011 年9月初，我和
妻子便来到山东大学。
　　我们打算就住在济南，把十多箱书也带
去了。学校安排我们入住南院“院士楼”。房子
是新装修的，家具一应俱全。办公室主任沈文
细致入微地安排我们的生活。南院是山大教
师的老宿舍区。这里还有当年专门给成仿吾
先生建的“校长楼”，可惜他没有住过，改为俱
乐部了。虽然是老旧小区，生活却很方便，上
课步行去学校也就过一条马路，走十多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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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还没有安下，就给本科生上课了。
是讲“现代文学作家专题研究”，属于选修课。
这是我为山大做的第一个工作。
　　大概因为好奇，岁数不小了，还给本科生
开课，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有一百多人。很快，
这就成为新闻，当地报纸报道了温儒敏受聘
山大，给本科生开课的消息。之后又有多家媒
体跟进报道，一时间，学界都在传播这个消
息。我甚至还被山大评为当年“十大新闻人
物”之一。
　　回想起来，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报
道的，之所以引起一些关注，一是借所谓“北
大中文系主任受聘山大”吸引眼球，而并非我
本人有什么“能耐”；二是老教授给本科生上
课可能比较少，借此说明山大还是重视本科
教育的。
　　不过我的课也的确上得比较认真，也比
较活。我一般不做满堂灌，而要求学生先看作
品，然后在课上引出一些有趣又有料的问题，
当场组织讨论。比如，为何文学史对郭沫若评
价很高，而一般读者却不看好？《雷雨》的主角
到底是谁？《边城》的情节很简单，靠什么吸引
人？等等，几乎每次课都有一个问题，在讨论中
引出阅读与评论的方法，学会观察文学现象。
这样授课，是在传递方法性知识，授人以渔，学
生感觉有些趣味，也就愿意多读写作品了。
　　山大的本科生都是高分考进的，比较聪
明好学，也比较踏实，和我配合很好，我也比
较悉心指导。给他们修改小论文，对每一篇都
有针对性地写上批语，提出进一步学习的建
议。这个课我在山大上过四轮，后来我在商务
印书馆出版的《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就
是在讲课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我在山大还讲过另一门课，是《文论精
读》，原来在北大也开过的。主要是博士生的
讨论课。内容是选择十多篇在现当代文学研
究界有影响，而在研究角度与方法上具有一
定典范性的论文，加上若干篇可能有“典型”
毛病的博士论文，让学生先阅读思考。然后分
工，每位同学负责讲析其中一两篇论文之得
失，大家讨论，我最后点拨分析。开这门课是
为了打开思路，所谓“观千剑而识器”，学习论
文写作的规范与变通。这门课也开设过三轮，
学生反映这门课很实用，对他们进入论文写

作是有帮助的。
　　我把上课作为我在山大的主业，从2011年
讲课，一直讲到2017年。记得最后一次上课是
晚上，课后同学们簇拥着把我送回到宾馆学
人大厦，很让我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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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大的第二项工作就是指导硕士生与
博士生。从2012年开始，到2024年，共指导过7
名硕士生，7 名博士生，还有 1 名博士后。到
2023 年，我考虑年纪大了，向学院说明决定不
再招生，现在（2024年）我名下还有两名博士生
尚未答辩。硕士生一般都是招收进来后由教
研室分配导师，博士生则是由考生认定导师
后再报考。大概因为我的“名气”比较大，又传
说比较严格，每年报考我门下的考生总是很
少。我带的博士生多是从其他老师名下转过
来的。多数博士生学业基础不是很好，但都比
较努力，学风比较扎实，四五年内就有明显进
步，最后完成学业，成功答辩。
　　我指导博士生一般不会带着他们作我的
课题研究，而主要看博士生的长处、兴趣和发
展的可能性，帮他们找到比较适合的论文题
目。他们的题目五花八门，比如研究五四时期
翻译（尹辉）、研究畅销的通俗刊物（刘启涛）、
研究五十年代“人大文学研究班”（杨伟）、研
究“语文方法性知识”（靳彤）、研究王瑶的文
学史思想（刘世浩）、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封
面设计（侯滢），研究“胡风派”作家路翎（孙诗
源），等等，几乎都是学界少有关注，而又有学
术价值的论题。他们的论文写作都经历了非
常艰苦的过程，有的简直是“煎熬”，甚至要放
弃了。我说写论文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可能终身受益，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尽力做
好。我也会帮助他们改文章。帮学生修改文章
是很苦的事，要顺着他们的思路来改，考虑让
学生能够接受，又得到提高。有的是几易其稿
才定夺，这比自己写一篇文章要难得多。我指
导的博士生毕业之后全都在大学任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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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山大做过的第三件事，是申报“当前
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项目，帮助山大现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一说到学科建设，很重要
的指标就是科研项目。我对于“项目化”的学
术生态是有些抵触的，认为人文学科和理科
不同，不能过多预设，也不宜完全依靠定量管
理，还是要让学者自由发挥各自的个性与创
造性。我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议委员多年，对
项目管理的得失还是有所体会的，但也不否
认得当的项目研究，可以带动学科的发展。所
以到了山大后，也就想到要帮助教研室（研究
所）的老师申请项目。刚好2012年前后国家社
科基金拥有的款项增加了，启动所谓“重大项
目”的申报。我就想到不妨试一试申请一个有
关“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的大型项目，把现当
代连接起来。我的动议得到教研室的一致赞
成。我们便讨论了一个申报方案，题目定为
《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很快，这个
重大项目就顺利通过了。
  因为是刚开始实施“重大项目”，有上百
万元的资助，审批过程很严格。记得“答辩”
时，我和叶诚生教授去的，答辩委员七八人，
都是文学理论界的著名人物，我都熟悉，但也
要认真回答问题。有一位委员提出“文学生
活”这个概念有什么学理根据？一时着急，我
还真的回答不上，就说这还只是实践性的设
想，希望能通过调查了解普通国民的文学阅
读以及文学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存在状况。其
实，我们也是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才逐步形
成理论和概念。有惊无险，我们这个项目得以
通过。当时，“重大项目”还很少，山大2012年也
就申报成功这一个，我们教研室老师都非常
兴奋。
　　之后，我们把项目的宗旨定为：“提倡文
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

生——— 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让
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我们把
这个重大项目分为五个子课题，分别由教授
带领教研室一些成员（包括北大的）去调查研
究：贺仲明主持《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
调查》，张颐武和邵燕君主持《网络文学和多
媒体文学调查》，郑春主持《当前社会文学生
产的实证研究》，张学军主持《文学经典在当
前社会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刘方政主
持《非主流文学生态研究》。直接参与项目调
查研究的有叶诚生、丛新强、谢锡文、史建国、
马兵、国家玮、程鸿彬、唐锡光、王小舒，等等，
有40多人。
　　到2015年10月，这个项目完成结项，举办
了一次研讨会，出版了《当前社会“文学生活”
调查研究》一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
刊还专门发布新闻，在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山大还专门设立了“文学生
活馆”（谢锡文和侯滢是主持人），为学校提供一
个文学阅读交流的场所，还经常举办面向普通
市民的文学讲座。如今山大北门一进去，就看到

“文学生活馆”，那个牌子还是我题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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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山大做过的第四件事，就是编写语
文教材。我2011年9月到山大，2012年10月，教育
部就聘任我为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
编。教材编写比我想象要艰难，各方面都有要
求，社会关注度还很高，动辄会引发网上热
议，很多精力要做各种平衡、协调和“灭火”的
工作。我经常要回北京开会，讨论修改稿子。
2016年义务教育的语文教材编完，不想再干
了，又经不住教育部再三动员，接着又要编高
中语文统编教材。这一干就是11年。一直到现
在（2024年春），这项工作还没有完。而山大校
方和文学院，对我这项工作始终是支持的。
2018年某一天，山大校长樊丽明还特地到我办
公室来看我。我汇报了教材编写的情况，说这
也是属于山大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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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历史积
淀，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都曾在山大

（或者前身国立青岛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
又有刘泮溪先生开设新文学课程，还专门讲
授过“鲁迅研究”，那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后来
又有孙昌熙、孔范今、黄万华等先生，在现代
文学、鲁迅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方面都作出
过重大贡献。邀请我去山大，最初也是黄万华
与郑春老师他们提议的。
  郑春教授的父亲是广东梅县客家人，可
是不会说客家话。我总想在他魁梧的身上找
到某些客家人的“因子”，结果很失望。不过我
和他很说得来，他也给我很多帮助，包括生活
上的帮助。他在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特别是留
学生文化背景的考察方面，有专深的成果。长
期担任教学行政工作，对他的专业是有些耽
误的。我宽慰他说，学者做教学科研管理，也
是一种贡献，应当有成就感。
　　和我交集较多的是黄万华教授，我和他
都住南院。深夜，小区安静了，从我的窗口望
去，还能见到黄老师住室的灯光。他总是那么
辛劳钻研，说他是文学院的“劳动模范”，恰如
其分。黄老师当过知青，经历过苦难，后来在
泉州华侨大学当老师。也许因为侨乡的缘故，
他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业。他
做学问很扎实，尽可能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就
成年累月浸泡在史料查找中，甚至自费去国
外查找资料。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块，黄
万华教授掌握的资料最多，也最权威。20世纪80
年代后期，黄老师还未来山大。山大有位老师
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有些未找到。工作人
员对他说，你可以找黄万华，他的资料多。这位
老师就联系了黄万华，得到帮助。后来山大现
当代学科就决定联系调动黄万华来山大。孔范
金教授退休后，黄万华就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黄万华教授著作很多，包括“台湾文学
史”“香港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后来又
汇集出版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海外华
文文学的时空，自然有各种政治变革带来的
影响，这也是“三史”研究的难度和特殊意义。
在这个领域，黄万华教授毫无疑问是全国领
先的。我去山大不久，黄老师要退休了，我曾
找过校长，希望像黄教授这样比较有影响的
学者能延缓几年退休，可惜未能获准。黄教授
自己则无所谓，继续做他的学问，几乎每隔一
两年就有一种新著出版。
　　杜泽逊教授也是给我较多帮助的。我认
识他比较晚，2015年暑期，我把家搬回北京，山
大那边还有课，每隔一两周就从北京去济南
集中上课。杜老师是2018 年担任文学院院长
的。他希望我能续聘，而且酬金比之前高出
两倍。我考虑年纪大了，北京这边还要为教
育部编中小学语文教材，精力照顾不过来，
就婉拒了，答应改聘为“兼任讲席教授”，不
再授课，只负责带博士生。杜泽逊教授也尊重
我的决定。他出任文学院院长，实施一些改
革措施，主要是调动教师的主动性，活跃学
术氛围，有时找我商量，我都是支持的。我
还把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推荐给山大。我在
商务印书馆出版《温儒敏谈读书》，杜泽逊
教授和办公室主任沈文老师还专程到北京参
加该书的发布会，很让我感动。记得我们还
在王府井的一家饭店聚会，谈得很畅快。杜
老师是非常有实力的古文献学家。对他这一
行我不熟悉，但很景仰。他参加过《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等大型古
籍的编纂工作，主持过《清人著述总目》
《清史·典籍志》《五经正义》等古籍的整
理。最近又在主持《永乐大典》存卷的综合
整理研究，这些都是功德无量的学术工程。杜
泽逊教授真是那种把学术当作自己志业的幸
福的学人！他的科研任务如此繁重，还能出任
文学院院长，双肩挑，真不容易。
　　山大文学院很多老师都给我留下很深的
印象。曾繁仁先生担任过山大校长和党委书
记，还曾经被教育部委派到北大督导过工作，
我们又都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彼此很熟
悉。我来山大，显然也是他支持的。曾先生从
校长职务退下来后，全力投入到“生态美学”
的研究，现在山大在这个领域已经成为全国
文艺美学界的一个亮点。我和曾老师平时见
面不多，也就是在一些学术活动上见到，会聊
上几句。他对我在山大的工作生活是很关心
的。当我说决定不再续聘时，他似乎有些感
伤，说山大留不住人！
　　张学军、刘方政、贺仲明、叶诚生、丛新
强、马兵、史建国、国家玮、程鸿彬、谢锡文、沈
文，还有不在一个教研室的等等，各有其学术
专长与成就，这个学术共同体是很和谐、团结
的，没有文人相轻和某些单位常见的“互卷”
现象，没有傲气凌人的脾气。有时我们也会找
个由头聚餐，主要是说说话。山东人很讲礼
节，如何排座，如何敬酒，都有讲究。我刚去时
不懂“酒过三巡”，一开始就举杯，还闹过笑
话。在这个“大家庭”里，我常感到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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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山大任教，如果算到现今，已经12年。
2011到2015年，我住在济南，在山大南院，也有5
年。那时山大全聘任的一级教授有十三位，文
学院有盛宁先生和我。可是大多数一级教授
都不住在济南，只是有课或有活动时才来学
校。而我是搬家到此地过日子的。课不多，也
较少应酬，那是难得的安宁的日子。至今我还
经常想起南院的居家生活，想起闵子骞路的
菜摊，想起山大校园的小树林，想起我在知新
楼的办公室，想起学人大厦，想起和老师同学
一起的那些情景。
　　很庆幸，到晚年，我生命中还会有山大这
一段美丽的经历。

　　近日，文化学者吴重生教授走进我校报告厅，
与数百名家长分享了自己撰写《不畏将来》一书的
心路历程。他强调“以子为师，敬畏未来”，是每一
位家长的必修课。
　　听完讲座，我细心拜读了吴教授的心血之
作———《不畏将来》。这是一位北大学生家长的教
育实践，也是一位中年父亲自我完善的教育探索。
　　书中有一个故事，当他女儿同时被知名重点
中学S校的化学竞赛班和人大附中人文实验班录
取时，父母把选择权给了女儿，让她自己选择。读
到这里，我的内心十分震惊：如此重要的抉择，怎
么可以让刚读初中的女儿独自定夺呢？
　　看完整本书后，我找到了答案——— 女儿的淡定
从容并非一时的“天降如斯也”，而是良好的家庭教
育环境在推波助澜，也是父母多年言传身教、潜移
默化的结果。字里行间，我真切感受到了女儿的独
立自主，看到了父母恰到好处的放手和尊重，也体
会到了在教育之路上，每一步既平凡，又关键。
　　吴重生教授的讲座和新书，犹如一道光照亮
了我，让我的心中充满敬意和感动。
　　如果这个讲座能让我早六年听到，那该多好
啊！我儿子不能再重走一遍小学生活，他曾经的不
自信和不够独立，都与我太多的不放心和不放手
相关，我对自己“畏将来”的焦虑，感到深深的自责
和内疚。
　　新书章节《教育家，“家”教育》中有一句，“任
何人都无法代替父母的职能，那种把孩子送到学
校或校外培训机构就认为‘万事大吉’的家长，无
异于舍本求末”，读到这里，我再次被深深触
动——— 这种家长不就是过去的我吗？
　　儿子出生于2011年7月，作为已有11年教龄的
小学语文教师，我认为这个月份出生的孩子注定
是“吃亏”，得比较吃力地追赶比他大一岁的孩子。
带着“起跑线输了一步”的焦虑，我开始了“拯救儿
子”的计划，不停地给儿子报辅导班，激活他的语
言能力和思维能力，比如锻炼胆识的主持人班、声
乐班，还有开发智力的棋类、珠算类培训，再加上
必不可少的书写班、网球队。
　　孩子小小年纪，一踏入小学之门，肩膀上就挑
起这么重的担子，性格内敛的他没有怨言，一周七
天一直如陀螺般回旋在各种培训班当中。这样的
训练，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让他在入学第二个
学期就完全赶上了班级进度。儿子一直在我的“计
划”中按部就班地长大，但到了小学六年级，他由
一个端坐课堂的乖乖仔悄然蜕变为一个上课爱聊
天的不安分子，他如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的孙
行者，随时都想“逃离”我的手掌心……初一时，当
儿子看到我在教育读一年级的妹妹时，他从嘴里
蹦出这么一句话：“可怜的妹妹，也开始了我小学
所经历的一切，哈哈，我终于摆脱了‘我妈妈是小
学老师的阴影’！”
　　这样的话，当时真的刺痛了我的心，此刻回
想，难免汗颜。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次问过儿子，我所安排
的一切他到底喜不喜欢，愿不愿意。我堂而皇之地
贴上了“培养儿子能力”的标签，有条不紊地做着
很多“狠心”的事——— 让他上太多培训班，童年在
疲惫中度过，背上了与年龄不符的沉重的精神枷
锁……
　　曾经的我总为孩子的“慢成长”感到焦虑，从
而过度地关注孩子，目光里全是督促、严厉的成
分，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情可言，盯得那么紧，压得
那么重，管得那么死，剥夺了孩子独立阅读、独自
处世的太多时间和空间，灼伤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我强烈感受到——— 我欠孩子一个太沉太重的“对
不起”……
　　吴教授的教育实践，将很多新鲜的教育理念
注入我的心灵深处。
　　以子为师，敬畏未来。
　　家长要抱着一颗平和、敬畏的心，平等地跟孩
子交流，经常听听他的想法，不要扼杀孩子的天性
和主见，因为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成长，能抵达我
们去不了的地方。我们每一次陪伴孩子都是独一
无二的，要制订阅读计划，和孩子一起阅读，不要
自己一味地捧着手机刷视频。
　　面对课务愈发繁重的初中生儿子，如今的我
一改以往加压、加码的态度，更多的是一声轻轻的
问候或者一句简单的鼓励，甚至是不打扰的态度。
在放松的氛围中，我也和他聊了一些小学时期自
己的做法和想法，让他感受到曾经的“虎妈”也在
不断地学习和反思，一点一点地改变自我。的确，
他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我们沟通交流的浅谈
深思。
　　记得去年的第三次月考，儿子从学校400名，
一次性越级到学校前45名。我们夫妻俩还有各位
任课老师都感到意外，他却小心翼翼地反问了一
句：“妈妈，这一次我没有让您失望吧？”
　　“儿子，能做好你自己真好，这次大进步，是你
努力的结果和实力的证明。妈妈祝贺你！”
　　我在惊喜中克制了眼泪的溢出，内心再次为
自己过去的错误做法向深受影响的懂事儿子忏
悔：我的儿啊，你不要质疑自己，明明你很优秀，却
因妈妈的严厉而变得不够自信，其实这么多年，你
是多么在乎妈妈的态度啊！
　　更为惊喜的是，忙于工作的爱人也由小学六
年的“空缺管理”开始走进儿子的学习生活，他们
一起聊“NBA”，讨论时事政治。当看到他们如朋
友兄弟般相处时，我感到并非独自在教养孩子，而
是和爱人一起并肩“陪伴”。
　　吴教授说，人生是一个不断许愿、还愿的过
程，父母的支持和身边人的鼓励是孩子圆梦的
动力。
　　相信未来，不畏将来。

　　夏天爬山，整条山道上方搭好了遮阳架，
上面爬满了藤本植物，枝条与叶子密密麻麻，
在高于36摄氏度的气温下，走在这样的山道
上，哪怕没有习习凉风吹着，也不至于热到哪
里去，几百米的山，轻松就爬到了顶。
　　下山的时候，眼前有忽然一花的感觉，出
现在眼睛里的景象，有点让人不敢相信，揉了
揉眼，再仔细看，还是不敢相信——— 道路上竟
然撒了许多的花瓣，而且撒得很均匀，没有一
片花瓣，是被另一片花瓣压着的。这是盛夏，
按道理早就过了落花季节，而且山里早已绿
意浓浓，很少能看见花朵了，这些花瓣究竟是
哪里来的？
　　谜底并不难揭晓，在上上下下看了几眼
之后，很容易就得到答案：天空毒辣的阳光，
经过一层藤本枝叶的遮挡，从缝隙间落到山
道上的碎片化阳光，就成为大小不一、形状各
异的“花瓣”，山道变成了一条长长的“银幕”，

花瓣是被投射到这块“银幕”上的，其逼真程
度，超过4K高清。
　　我说这些散碎的阳光像花瓣，并非心血
来潮、大惊小怪，而是这些落在地上溅起后又
平躺的阳光，实在太像花瓣了，不仅有花瓣的
形状，还有花瓣的颜色，当然，这颜色并非五
彩缤纷，而是只有白色、粉色、黄色，这些颜色
都是淡淡的，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这让人饶
有兴趣，想去观察阳光花瓣的颜色来源。但大
自然很神奇，等人蹲下来、低下头、打算较个
真的时候，那颜色便调皮地跑走了，只剩下白
晃晃的花瓣在慵懒地荡漾。
　　对，那些阳光花瓣，是会动的，这又让它
们多了些生机，它们还会随着身边掠过的一
阵轻风而微动，如果仔细倾听，似乎还能听到
它们的欢呼，它们是打算在这山道上赛跑吗？
还是调皮地只想躲开游人的脚步？我亲眼看
见一片“花瓣”站立了起来，就是那么神奇，它

居然随风卷了起来，可惜的是，它没有像风滚
草那样，在山道上痛快地打几个滚，而是偷偷
站起来伸了一下腰，发现有人在偷看，马上又
老老实实地躺下了。
　　小朋友坐在道边的排椅上，边休息边玩
手机，我跟他们说，赶快看看脚下有什么？小
朋友们看看脚下，又看看我，眼神有点儿茫
然，我来不及卖关子了，脱口而出：“快看花
瓣，山道上满满地全是花瓣”，小朋友的眼睛
瞪大了一圈，果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说：

“别说，还真的有点像”，这个说法并不让我满
意，何止像！简直就是！
　　我用手机，给阳光花瓣拍照，拍全景，拍
特写，我需要留下证据，免得有人看我这篇文
章后，指出我有可能在说瞎话，这些照片拍完
之后我很满意，在相册里翻看着，觉得完全可
以达到自证的标准，这是一个大发现，我去网
上搜索“阳光花瓣”关键词，得到的图片搜索结

果，都是真实的花瓣，它们在图片上都显得那
么娇艳，却没有一幅阳光做成的花瓣图，阳光
花瓣虽然没有手感，也没有味道，可我觉得它
们和真花瓣在美的层面，没什么区别。
　　同行的朋友，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
上山的时候，你没有看见这些阳光花瓣，却在
下山的时候看见了？这是一个好问题，问得直
接利落，却很难回答，我只好胡乱编了一句来
应付他：“上山的时候只顾抬头向山顶前进，
无暇顾及脚下，下山没有了太强的目的性，自
然就会关注起更多的细节”。他说：“你又在乱
写‘鸡汤文字’了”，我内心叹息了一声，跟缺
乏哲学意识的人来谈“有还无”的观念，确实
谈不到一块儿去，我只希望我看到的阳光花
瓣，能被更多同行的人看到，至于会不会欢喜
雀跃，那不重要，如果能在那刻，心思动了一
下，觉得这是份意外的礼物，就完全可以用

“不虚此行”来形容这次山中行走了。

  阳光花瓣 □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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